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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過三種語法現象來觀察晉語對元白話語法的繼承和發展。1.「來」表商
請語氣：古代漢語、近代漢語中「來」表商請語氣的主要句式為「VP+去+來」，
部分晉語繼承了元白話的用法，並發展了「咱每+VP+來」格式。2.「V/A+得來
+補語」結構與提頓詞「來」：元白話用「V/A+得來+補語」結構表達動作的結
果和性狀達到極高的程度，晉語不僅保留了這種格式，還同吳語一樣發展出
了「V/A+得來」的隱含式。晉語之所以能夠發展出「V/A+得來+補語」結構，其
更大的背景是「來」大量充當提頓詞的用法。3.「V將來/去」結構：晉語的特點
是趨向動詞只有「來、去」，甚或只有「來」，沒有「V+將+複合趨向補語」，保留
了元代乃至五代時期的特點。4. 其他語法特點：用表格形式臚列了 9 條晉語
與元白話可能存在繼承關係的語法現象，同 《原本老乞大》 進行簡單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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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晉語同北方官話（包括北京官話、東北官話、冀魯官話、膠遼官話，下同）、西北
官話（包括中原官話、蘭銀官話）之間的關係，以及它們同宋元口語之間的關
係，是頗為引人注目的課題。近年來有不少學者從語音出發論證晉語同唐五
代西北方音之間存在繼承關係，中原官話汾河片方言同宋西北方音之間存在
繼承關係。凡此種種，都是對官話、晉語歷史的有益探索。

筆者多年研究晉語語法，越來越強烈地感到，在晉語與元白話之間，存在
一種不尋常的關係。其中最突出的一點是，一些在元白話和晉語中司空見慣
的語法現象，在共同語乃至北方官話中，已然難覓蹤影。這種情況讓我們推
測，晉語同元白話之間似乎存在直接的繼承關係，而在元白話同今天的共同
語之間，則一定程度上存在非連續性。本文的目的，就是通過幾種比較突出的
語法現象，考察晉語對元白話的繼承與發展。

本文在考察中遵循兩條基本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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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共時平面上，要觀察大部分晉語的情況，所舉事實均為現代晉語
較普遍地存在的用法。根據多數晉語的用法來總結其共性和特點，同時指明
與之不同的表達方式，以免以偏概全。在描寫、舉例時則應要言不煩，不追求
面面俱到。

第二，在歷時平面上，既要觀察晉語同元白話文獻中相關現象的聯繫，又
要觀察這種現象在元代前、後白話文獻中的表現和發展脈絡。如果晉語中某
種語法現象同元白話文獻所反映的情況十分契合，顯示出發展的連續性，同
時它在明、清白話中明顯式微，或使用範圍同明、清文獻不相對應，或發展方
向與明、清文獻中的表現嚴重偏離，則可以推判，這種語法現象在晉語與元代
白話之間存在直接的繼承與發展關係。

因此，本文討論的幾種語法現象，在現代晉語和元白話之間既存在高度的
一致性，又在某一個或幾個方面得到了明顯的發展；而它們在明代以後的白
話文獻中，或者顯著減少以至消失，或者已朝另外的方向發展。它們在共同語
中的歸宿則是相同的：完全消失。

本文討論的現象之間有一定的相關性：它們都是由趨向動詞「來」語法化
而來，代表了「來」後期發展演變的三種不同情況。而將元白話中「來」的多種
用法繼承下來，恰好是晉語與元白話之間存在連續性的體現。

2.	 表商請的祈使語氣詞「來」

2.1	 現代晉語的用法

在陝北、內蒙古、河北和部分山西晉語中，「來」可以表示商量、請求等語氣，邀
請對方與自己一起做某事，目的是聽、說雙方相互合作，協同行動。1 語用上，
這種用法主要是為了加強句子的交互主觀性（intersubjectivity。邢向東 2015a）， 
郭維茹 (2007) 概括為情態上表達說話人與聽話者「同座落」。

「來」表商請普遍用於兩種句式。
句式一： VP+去+來（含「去+來」），邀請他人與自己共同去某地做某事，這

時大多數方言中主語涵蓋第一人稱單數與複數的包括式、排除式，第二人稱
單數、複數。例如五台片的神木話：

	 (1)	 婆姨每給咱在家裡做飯，我每給咱捥麥子去來女人們在家裡做飯，我們去拔麥子吧。
	 (2)	 借上錢不還，咱明兒跟狗的要去來咱們明天跟他要去。
	 (3)	 你歇著，我給咱擔水去來你歇著，我去擔水去吧。
	 (4)	 你跟上我串去來你跟著我轉去吧。

1.	 邢向東 (2015a) 詳細考察了陝北、內蒙古晉語中表商請的祈使語氣詞「來」的用法及其
源流。有關問題的詳細描寫和論述請參看該文。此外，魏培泉先生就此問題與筆者進行了
深入討論，對修改文章多所啓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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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也有極少數方言，主語限於第一人稱複數包括式，如山西榆次話，2 主語
為第一人稱複數包括式時可以用「VP+去+來」，第二人稱無論單複數形式，後
面帶「跟我」之類短語（實際上也構成包括式），也可用「VP+去+來」；主語是第
一人稱單數、複數的排除式時，則用「VP+去」。例如：

	 (5)	 咱們一起去書店去來咱們一起去書店吧。
	 (6)	 咱們給他買禮物去來咱們給他買禮物去吧。
	 (7)	 你跟我上班去來。
	 (8)	 你先看電視哇，我給咱包餃子去。

句式二：咱每+VP+來。與人商量共同做某事，大多數晉語中主語限於第一人
稱複數的包括式。例如五台片的陝北綏德話：

	 (9)	 咱一搭裡耍來咱們一起玩兒吧。
	 (10)	 咱每耍過家家來咱們玩兒過家家吧。
	 (11)	 咱兩個喝酒來。
	 (12)	 咱每跌色兒來咱們擲色子吧。

在神木方言中，「來」還可在「你/我+VP+來」句式中表達商請語氣，如：「你也一
搭畫畫兒來你也一起畫畫兒吧。」「我給咱寫對子（對聯）來我來給咱寫對聯兒吧。」河北涿
鹿話也有相同的情況。3 不過大多數方言中「你+VP+來」的「來」仍然保有一定
的趨向意義，並且不接受「我+VP+來」的說法。此不贅述。4

以上兩種句式的區別在於：句式一中「來」前有「去」，要求雙方共同「去往
某地」後再做某事；句式二中「來」前沒有「去」，因此不存在「離開此處、去往某
地」的過程，只要求雙方協同完成某事。它們的共同點是通過「來」及其與句中
其他成分的配合，達到雙方協調一致的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句式一和句式二並不一定同時存在或同步發展。如幷州
片婁煩、介休、靈石、文水（局部）等方言，沒有「VP+去+來」，句末用「走」（婁
煩）、「些[ɕiəʔ0]」（文水）、「的[tiəʔ0]」（文水）、「□[ʨiaᵓ]」（介休），或在這些詞後加

「吧/哇」，與其他幷州片方言相同；但有「咱每+VP+來」，與其他幷州片不同。
如婁煩話：

2.	 榆次話的情況及例句由山西大學常樂博士提供。

3.	 蒙宗守雲先生告知。

4.	 fn4李壬癸先生在討論中及會後對作者指出：閩南話將祈使標記「來」置於主要動詞前，如
普通話的「咱們去吧」，晉語說「咱們去來」，閩南話說：「□[꜂lan]（咱們）來去」，其中的「來」
讀輕聲；而普通話的「他們有來往」，閩南話說成：「□[in⊇（他們）有來去」，其中的「來」讀非
輕聲。李先生並且指出：「有趣的是，不同方言有類似的語法現象，差異在詞序。」在此深謝
李先生的寶貴提示。因為郭維茹 (2007) 和她的 《臺灣閩南語非趨向性「來」、「去」之研究》 

（《華語文教學研究》 2011(1). 99–123） 中曾經討論過閩南話表勸請語氣的「來」，為了集中
議題，所以本文對這一問題不展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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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就你在趁你在，咱們打撲克來。
	 (14)	 天熱得不行，咱們洗澡來。

這種情況表明，在晉語中，「VP+去+來」同「咱每+VP+來」是獨立發展的，兩者
不僅在發達的程度上不平行，而且在地域的分佈上也不平衡（邢向東 2015a）。

據調查，「來」表商請語氣的用法，分佈範圍包括五台片、大包片、張呼片、
呂梁片（部分）和個別幷州片，其中陝北、內蒙古、河北北部的邢向東 (2015a) 已
經述及，山西境內的分佈情況如下：

五台片：基本都有分佈，如寧武、五寨、神池、岢嵐、偏關、原平、忻州，都包
括上面兩種句式。只有定襄不用「去來、來」，而用「噻哇[se21 ua21]、哇」（例如：

「□[niɛ214]你們在家兒做飯，們我們給咱捥麥子噻哇。咱們一陀兒閑耍哇。」）， 
「噻哇」相當於「去吧」。

幷州片：榆次兩種結構都有，但主語受限。婁煩、介休、靈石、文水（局部）等
有句式二，沒有句式一。其餘大多數沒有，如清徐、平遙、太谷、祁縣只能用「些
[ɕiəʔ]、的[tiəʔ]（當為『去』的音變形式）」或「吧、哇」，太原只能用「去哇、哇」。

呂梁片：臨縣用「來」，但興縣、交口、嵐縣都不用「來」。其中興縣用「些」，交
口、嵐縣用「吧」。汾陽相當於「去來」的是「嘿[cxei]」，「咱每+VP+來」句，汾陽用 

「（來）吧」，可以出現「來」，與婁煩、介休、靈石、文水（局部）的情況相同。
上黨片：壺關、長治，一律不用「來」，句式一用「去」，句式二用「吧」。
大包片：陽泉不用「來」，用「哇」。
綜上，「VP+去+來」「咱每+VP+來」基本分佈在幷州片、呂梁片以北、以西

的晉語方言中，幷州片、呂梁片（山西境內）有零星分佈，上黨片未見分佈。同
時，「咱每+VP+來」的分佈範圍比「VP+去+來」廣。至於這一分佈特徵是否表
明部分晉語早期並未受到「來」表商請用法的波及，抑或曾經有過此種用法，
後來在系統內部受到「VP+（去+）來」表過去時用法的競爭，系統外部受到「些、
吧」的競爭壓力，從而放棄了這種用法，筆者難以遽下斷語。基於榆次、婁煩、
介休、靈石、文水（局部）、汾陽的情況，暫時傾向於後一種可能性。

2.2	 歷時演變的狀況

已有研究表明，「來」表商請語氣的用法從漢譯佛典時代即已出現，到元白話
中達到高峰。明代逐漸萎縮，清代絕跡（朱慶之 1990；張月明 1998；郭維茹 2007； 
邢向東 2015a）。

我們以 《原本老乞大》 和 《新校元刊雜劇三十種》 為例，觀察元代口語的
情況。《原本老乞大》 中「VP+去+來」表商請共 28 例（「去+來」4 例），例如：

	 (15)	 你著一個伴當根我去來，到那裡便了。
	 (16)	 則投這路北兀那人家，尋個宿處去來。那般者，咱每去來。
	 (17)	 且房子裡坐的去來。一霎兒馬吃了這和草，飲水去。

馬敢吃了草也，飲去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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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能反映元末明初口語的 《老乞大諺解》 中，「來」表商請語氣的 26 例，《樸
通事諺解》 中「來」表商請語氣的 27 例，全部是「去來」連用。

《新校元刊雜劇三十種》 的情況與 《原本老乞大》 基本相同，「來」表商請
語氣共 10 例，其中 1 例句末單用「來」表商請（例 (18)，主語為第一人稱代詞
複數排除式）：

	 (18)	 俺都拜謝神靈來！� （無名氏 《小張屠焚兒救母》 第四折）
	 (19)	 (雲)尚書，昌邑王無道，咱兩個領文武百官，擺整付鑾駕，請新君去來！ 

� （楊梓 《承明殿霍光鬼諫》 第一折）
	 (20)	 婆婆，咱出酸棗門，繞著黃河岸上趕去來！……(帶雲)婆婆，他每去了，咱

也家去來！� （張國賓 《相國寺公孫汗衫記》 第二折）

李泰洙 (2003) 通過考察 《老乞大》 四個版本的語言異同，發現元明口語中大
量使用的表勸請、商量的「來」，5 在清代已經絕跡。邢向東 (2015a) 也指出，在
今北方官話中，未見報導有「來」表商請的用法。北方官話中「來」已經被「吧 

（罷）」完全取代。下面轉引李泰洙 (2003) 中的例句，句序依原文：

	 (21)	 127A-三人同行小的苦，咱每三個去來。
127B-三人同行小的苦，咱們三個去來。
127C-自古道：三人同行少的吃苦，我們三個人去罷。
127D-自古道：三人同行少的苦，我們三個人去罷。

	 (22)	 249A-咱每飯也吃了也，與了飯錢去來。……6

249B-咱們飯也吃了，與了飯錢去。……
249C-咱們飯也吃了，給他飯錢罷。……
249D-咱們飯也吃了，給他飯錢罷。……

那麼，這種用法在明清兩代的文獻中反映如何呢？根據中研院語言學研究所 
《近代漢語語料庫》 (2001) 的檢索結果，其中 《西遊記》 中「VP+去+來」句式表
商請最多，共 105 例，《金瓶梅》 次之，共 10 例，《水滸傳》 僅 1 例，《平妖傳》 無
例。這幾部作品中，《水滸傳》 寫作年代較早，《金瓶梅》 與 《西遊記》 寫作年代
可能相近，但商請語氣詞「來」的用例數量懸殊。「VP+去+來」句式並不依年代
後移遞減，應當是作者的方言背景有所不同的緣故。根據以上情況判斷，明代
中葉以前，北方方言中應當還有「來」表商請的用法，但已呈減少之勢。

清代幾部小說所反映的情況，同 《老乞大》 四個版本比較的結果完全一致：
《醒世姻緣》、《儒林外史》、《紅樓夢》、《歧路燈》 沒有一例！同時，龔千炎 《〈兒

5.	 fn5這四種版本是：反映元代口語面貌的 《原本老乞大》 (A)；明初修改本 《老乞大諺解》
（B，大約為16世紀初），清代的 《老乞大新釋》（C，刊於乾隆二十六年）和 《重刊老乞大》
（D，刊於乾隆六十年）。見李泰洙 (2003: 1)。

6.	 將以上兩例的 A 句翻譯成晉語五台片神木話，可以感受到它與元代口語的形似和神
似：(21) 三人出門在小的先行，咱每三個去來。(22) 咱每飯也吃罷了，則給人交飯錢去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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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英雄傳〉虛詞例匯》 也反映，《兒女英雄傳》 中「來」沒有表商請語氣的用法。
可見，清代的官話口語中，應已沒有「來」表商請的用法了。7

2.3	 「來」表商請語氣的發展

值得特別提出的是，邢向東 (2015a) 發現，元明口語中「來」單獨在句末表商
請的（即句式二）雖有一些用例，但並不發達，如 《新校元刊雜劇三十種》 1 例

（VP+來：VP+去+來＝1：9），《全元曲》（徐征等 1998）17 例（VP+來：VP+去+
來＝17：839），主語是第一人稱複數包括式和第一人稱單數，《原本老乞大》、 

《老乞大諺解》、《樸通事諺解》 中都未見其例。8 但在今部分晉語中，「咱每
+VP+來」已成為使用頻率極高、與「VP+去+來」旗鼓相當的一種格式，甚至少
數不用「去+來」表商請的方言，也有「咱每+VP+來」。這是晉語對元明口語「
來」表商請用法的一大發展。

晉語中之所以能夠大大發展「咱每+VP+來」格式，應當與元代以來北方漢
語受蒙古語影響，區分第一人稱包括式和排除式有密切關係。郭維茹指出，元
代口語中「咱們……來」的大量使用（引者按：確切地講，應是「『咱們……去來』
的大量使用」），「應當是當時的『漢兒言語』受到蒙古語浸潤滲透的影響。（郭
維茹 2007: 297）」因為蒙古語在語法上有區分「同座落」與「異座落」的不同手
段。「說話者使用『來』提出邀請，是在認知上將對方納入我這個座落，因而其
主語人稱以『咱們』為多。（同上: 307–308）」從這個角度來分析，「來」單獨表商
請的用法在晉語中數量的大量增加，可以獲得較為妥帖的解釋。「咱每」作為
第一人稱包括式，其核心的語用價值就是拉近說話人和聽話人的距離，使雙
方成為行動的共同主體。9 這一特徵使它在祈使句中特別適宜與「來」協同表
達商請語氣，將「來」體現交互主觀性的作用發揮到淋漓盡致。示意如下：

	 (23)	 咱每[+包括式]+（一起）+VP+來[+商請]→[+邀約某人共同做事]

如上所示，第一人稱包括式與「來」形成一個情態包絡 (modal envelope)，構成
了表達商請語氣的最和諧的結構。

7.	 蒙魏培泉先生告知，清人李百川的小說 《綠野仙蹤》 中還有「去來」表商請的。例如：
	 (i)	 快快的同我去來。� （《綠野仙蹤》 28 回）
	 (ii)	� 何公子道：「事由我起，我此刻就去。」苗禿子道：「大家都去來。」說罷，一齊去了。 

� （《綠野仙蹤》 49 回）
筆者推測，這也許是某種方言用法的反映。

8.	 元明白話文獻中只有雜劇中有這種結構，《原本老乞大》 等均無，或許有方言差異的背
景。

9.	 關於「咱們」的語用價值，呂叔湘先生在描寫其活用狀況的時候有一段精彩的說明：「咱
們包括你和我，可是說話的時候往往有口說咱們而意思只是指你或我一人的。這個咱們表
示休戚相關，因我而及你，因你而及我，是一種異常親切的說法。（呂叔湘 1985: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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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點來看，晉語受蒙古語區分第一人稱複數包括式與排除式的影響的
程度，比北京話為代表的北方官話更深刻。換句話說，晉語並非機械地繼承元
白話中「來」表商請的用法，而是在區分包括式和排除式的基礎上，進一步將
其發揚光大。在大部分現代晉語中，「VP+去+來」和「咱每+VP+來」是兩種相
互平行、相互補充的表商請語氣的高頻句式。甚至存在只有句式二、沒有句式
一的情況。

3.	 「V/A+得來+補語」結構與提頓詞「來」

劉堅等 (1992)、江藍生 (2000[1995]) 報導，吳語、四川方言有「得來」連接謂語
與補語的結構，這種結構繼承自宋元口語。江藍生指出：「『得來』連用作結構
助詞最早見於宋金時期的文獻，在北方是金代 (1127–1234) 的兩種諸宮調，在
南方是記錄朱熹 (1130–1200) 語錄的 《朱子語類》。（江藍生 2000[1995]: 119）」 

「元曲裡結構助詞『得來』使用也比較頻繁……。（同上: 121）」他們將吳語、四
川方言中的「V/A+得來+補語」結構分為 A（完全式）、B（省略式）兩式，探討了
兩式形成的過程和機制。所言極是，不需贅述。

3.1	 現代晉語的用法

大部分晉語都存在「V/A+得來+補語」結構。筆者曾經描寫過神木話和內蒙古
晉語的此類用法（邢向東 1994）。「V/A+得來+補語」結構中，「得來」之後是狀
態補語，結構比較複雜，如狀態形容詞和各種短語。有的方言「得」後用重疊形
式「來來」或疊加形式「來了」「來該」。該格式只能用於陳述句、感歎句，不用於
疑問句和祈使句。

比如，山西渾源話（五台片）「V/A+得來+補語」結構有 A、B 兩式。A 式是完
整式，表示動作、性狀所達到的程度很高，用狀態補語描繪出來，例如（于銀如
先生提供）：

	 (24)	 叫人家打得來，半個月沒起炕。
	 (25)	 把孩子來嚇得來，大氣也不敢出啦。
	 (26)	 把我來心上麻煩煩亂得來，啥也不想做。/我心上麻煩得來啥也不想做。10

該格式具有以下特點：第一，動詞以表人體動作（打、吃）、心理活動（愛、恨、羡
慕）為主，均為及物動詞，形容詞多為描繪自然界、人物狀態（高興、麻煩、疼、
暈）的詞，音節不限；第二，最常用的句式是「把」字句；第三，「得來」之後有明
顯的停頓或拖長，語調略微上揚，為補語蓄勢。

10.	 渾源話「把」的賓語「孩子」「我」後面也常常帶一個「來」，讀輕聲 [læ2]，有舒緩語氣的作
用。下文還要涉及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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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式是隱含式，即在 A 式基礎上，隱含「得來」之後的狀態補語，構成「V/A 
得來」式感歎句：

	 (27)	 考了個第一，硬高興得來！
	 (28)	 夜兒俺們打撲克兒硬紅火得來昨天我們打撲克打得好熱鬧！

這時句尾「來」的拖音更長，帶有明顯的抑揚曲折。隱含補語的目的是表達
「V/A 得沒法說」的言外之意，以強調情狀之甚，使句子既情感強烈又意味深
長，收此時無聲勝有聲之效。這種句子語調誇張，表情性極強。

山西離石話（呂梁片）、婁煩話（幷州片）11 也有「V/A+得來（+補語）」結構，
例如（劉玲玲 2009）：

	 (29)	 我熬得來走也走不動。� （筆者譯：我累得走都走不動。）
	 (30)	 一到過年家家戶戶紅火得來！� (筆者譯：每逢過年家家戶戶熱鬧得很。)

	 (31)	 天氣熱得來，甚也不想做天氣熱得人什麼都不想做。� （婁煩）
	 (32)	 天上一絲絲雲彩也沒啦，把人曬得來天上沒有一絲雲彩，把人曬得！� （婁煩）

河北萬全、懷安等方言（張呼片）的特點與山西、陝北相同。受到共同語「V/A+
得+補語」結構的強大壓力，這種格式正在衰落之中，只在為了延長音節和表
示強調時才用。如萬全話（宗守雲先生、魏芙蓉女士提供）：

	 (33)	 她這會兒吃得來胖出出的。
	 (34)	 口外他瘦得來一條條難看的。
	 (35)	 今年這彈子冰雹把莊稼打得來！
	 (36)	 看口外不進眼得來看他那叫人討厭的樣子！12

從方言分佈看，陝北晉語、內蒙古晉語大多有這種格式。根據對 25 個山西晉語
的調查，五台片寧武、五寨、神池、岢嵐、偏關、原平、忻州，呂梁片臨縣、興縣、 
嵐縣、交口（只有 B 式），上黨片長治、壺關，大包片陽泉，幷州片婁煩、介休，以
上 16 個方言有「V/A+得來+補語」結構，而幷州片太原、清徐、榆次、太谷、祁
縣、平遙、文水，五台片定襄和呂梁片汾陽，以上 9 個方言只用「得」連接謂語
和狀態補語，相應的 B 式均為「V/A+得」格式。13 也就是說，除了幷州片以外，
晉語方言中的「V/A+得來+補語」格式基本上呈連片分佈。14

11.	 婁煩話例句由李建校教授提供。

12.	 同為張呼片的內蒙古豐鎮話沒有這種格式，表達狀態補語只用「V 得 C」式，與普通話
相同。

13.	 文水人王一濤博士指出：幷州片各方言大多都有「V/A+得+來來來」或者「V/A+得+來來
來+得+補語」表示感嘆某件事。具體情況如何，還需要深入調查。

14.	 fn14關於「V/A 得來+補語」結構中「來」的性質，審稿人之一指出：「據山西晉語區大多數人
的語感，『來』在這種結構中還是一個表示曾然義的時體助詞（或者說表『過去時』），作者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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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V/A+得來+補語」結構的傳承與「來」作提頓詞

「V/A+得來+補語」結構是從元代口語中承襲下來的，這一點江藍生已經證明。
值得進一步探究的是，這種特殊格式能夠在晉語中生存下來的原因是什麼？

筆者以為，這種格式之所以長久保留，是由於方言語法系統中有著支持它
存在的深厚語言基礎：從元白話到晉語，「來」大量位於句中充當提頓詞。換句
話說，「V/A+得來+補語」的存留得益於「來」充當提頓詞的大背景。因此，我們
可以從更廣闊的背景下來觀察晉語對這種特殊格式的繼承與發展。

元代口語中有兩種現象，對解釋晉語結構助詞「得來」的形成至關重要。一
是「V/A+的/得來+補語」結構在元曲中使用較普遍，如 《新校元刊雜劇三十種》
中共有 19 例（元曲中往往不分「的」與「得」，「的來」11 例，「得來」8 例）。例如：

	 (37)	 恰便似餓狼般搶入肥豬圈，便一似乞兒鬧了悲田院。吃得來眼又睜，氣又
喘。都是些豬脖臍狗奶子喬親眷，擺坐滿一圓圈。

� （馬致遠 《馬丹陽三度任風子》 第一折）

果有語感，可比較『把孩兒嚇得來！』和『把孩兒嚇得！』兩句，少一個『來』意義不同，出現語
境絕不一樣。另外，作者沒有注意到晉語中心區很多方言『V/A得來』後面不可以帶補語，帶
補語時一定不能有『來』的方言事實。」茲就此段意見討論如下：

第一，筆者調查到的人，凡是母語中有該結構的，一律從語感上認同本文的分析，即 
「來」在此處已經不能分析為過去時標記，而只是與過去時有聯繫（邢向東 2011a 有討論）。
同時在這些方言中，「把孩兒嚇得來！」和「把孩兒嚇得！」的基本意思相同，出現語境也差別
不大。如晉語學者李小平、曹瑞芳答覆筆者：「在臨縣城關話、陽泉話中，『把孩兒嚇得來！』和 

『把孩兒嚇得！』兩句，出現的語境似乎沒有什麼不同，表達的基本意思是相同的，但表達
的情感和語氣略有差別。加『來』語氣柔和一些，不加『來』強硬一些。試比較臨縣話：
	 (iii)	 看把孩兒嚇得來，快不要吹響響哩（大人溫和阻止大孩兒們吹響響）。
	 (iv)	� 看把孩兒嚇得，射得骨慮骨慮地！還不趕緊跌出去！？（大人激烈阻止大孩子們吹

響響。）
體會例句，其中的『來』表過去時的味道似乎已經很淡了。」

李建校教授認為：「婁煩方言中，『把孩兒嚇得來！』和『把孩兒嚇得！』兩句，出現的語境
似乎沒有什麼不同，表達的意義和感情也基本相同。」看法與李小平、曹瑞芳先生相同。他
們代表了其他被調查人的意見，與筆者的語感相同。

第二，在沒有「V/A 得來+補語」結構的方言（主要是幷州片）中，當地人的語感同審稿人
相同，即「V/A 得來」中的「來」表過去時，作用是追溯造成某種現狀的原因。如文水話：「A.孩
兒怎哭啦咧？(孩子怎麼哭了？) B.（把孩兒）嚇得來！」其實，在神木話及其他晉語中，「來」也
有這種用法（詳見邢向東 2015b），可以寫成「V/A 的來」。在方言口語中，可以通過不同的韻
律特徵區分「VP+的來」和「VP+得來」。如神木話，表過去的時候，「來」讀輕聲，「V/A的來」呈
下行語調；表感嘆時，「來」讀陽平，呈「先平後揚」的調勢，上揚的拖音很長。

第三，關於「晉語中心區很多方言『V/A 得來』後面不可以帶補語，帶補語時一定不能
有『來』的方言事實」，調查結果是：這種情況主要存在於大多數幷州片方言中，由於「V/A 
得來」中「來」只表過去時，因而只能是「V/A得來」與「V/A 得+補語」共存，而不是相反。但
在有「V/A 得來+補語」結構的方言中，則不存在上述限制。如李小平先生指出：「在臨縣城
關話中，『V/A 得來』後面是可以帶補語的。當然『V/A 得』後面也能帶補語（筆者按：如上舉
例 (iii) (iv)），也就是說在臨縣話中，這種句式能不能帶補語，與『來』的隱現無關。」李先生
的分析與筆者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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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鵲踏枝]他笑咱，唱的來不依腔，舞的來煞顛狂。俺不比你，各皺定眉兒別
是天堂。富漢每喝菜湯穿粗衣布裳有一日潑家私似狗零羊剩。

� （宮天挺 《嚴子陵垂釣七里灘》 第一折）
	 (39)	 [水仙子]俺二人商議我先招，來到舌尖卻咽了。我死呵休想把你個程嬰道。

我怎肯有上梢無下梢？休道打，折末便支起九鼎油鑊。老的來沒顛倒，便死
也死得著，一任你亂下風雹！� （紀君祥 《冤報冤趙氏孤兒》 第三折）

二是「來」可以充當提頓詞，位於名詞、數詞、時間詞、副詞、表對象的介詞短語 
（「把」字短語、「將」字短語）之後，起停頓、強調作用，《新校元刊雜劇三十種》 
中的用例比比皆是，《原本老乞大》（及 《老乞大諺解》、《樸通事諺解》）中亦有
少量用例：

	 (40)	 [小桃紅]臣恐夫尊卑，將無能冢宰權休罪。第一來曾奉的先君聖敕，第二
來現佐著當今皇帝。� （鄭光祖 《輔成王周公攝政》 第三折）

	 (41)	 其實來今年生受。� （《原本老乞大》）（諺解本改為「其實今年艱難」。）
	 (42)	 [滾繡球]俺便似片閒雲自在飛，心情與世違。可又不貪名利，怎生來交天

子達知？� （馬致遠 《泰華山陳摶高臥》 第三折）
	 (43)	 [鬼三台]說著那龐居士做了些虧心事，恨不的把窮民來掯死。
� （鄭廷玉 《看錢奴買冤家債主》 第四折）
� （ 「把」字短語後加「來」，同類的例子頗多。）
	 (44)	 [太平令]打，打這厮凍妻子舌尖口快，打，打這厮圖哺啜信口胡開，打，打

這厮大共小著讒言攪壞，打，打這厮沒的有把平人展賴。將口來，豁開，至
兩腮。不恁的呵，這人說是非的除天可害！

� （鄭光祖 《輔成王周公攝政》 第四折）

元曲中慣用的「大/待剛來、倒大來」等詞語，其實都是「來」置於副詞之後表提
頓並詞匯化的結果。

值得注意的是，「來」在動詞之後 – 特別是在對舉的拷貝式結構中位於「待
+動詞」之後充當提頓詞，在元雜劇中的使用頻率頗高。例如：

	 (45)	 [油葫蘆]嫂嫂道墳在溪橋水那邊，斟量來不甚遠。恰來到那杏花莊景可人
憐。� （無名氏 《鯁直張千替殺妻》 第一折）

	 (46)	 [那吒令]前日，是瞎王五上樑；昨日，是村李胡賽羊；今日，是酒劉洪貴降。
待不去來，他來相訪，相領相將。�（鄭廷玉 《看錢奴買冤家債主》 第三折）

	 (47)	 [四煞]待爭來怎地爭，待悔來怎地悔？�（關漢卿 《詐妮子調風月》 第二折）
	 (48)	 [牧羊關]將太子待放來如何放？交太子待走來如何走？
� （狄君厚 《晉文公火燒介子推》 第二折）（此例結構特殊，
� 「將太子」「交太子」作狀語，後頭是「待放來」「待走來」，「來」作提頓詞。）

因此，在動詞與其後的成分之間加「來」表提頓、強調，在元曲中是慣常的表達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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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語是提頓詞極為發達的方言，其中「來」是最常用的提頓詞之一。「來」可
以置於名詞、動詞、介詞短語（「把」字短語、「教」字短語等）等之後，起音節上
的提頓和語用上的強調作用，而且同一句話中可以連續使用「來」（如前文渾
源話例 (25) (26)），形成提頓詞的次第出現，如神木話：

	 (49)	 我來西安來去過幾回了我西安都去過幾次了。
	 (50)	 老張來把那點兒錢兒來（了），就和命樣地老張把錢看得像命似的。
	 (51)	 我來了，教這個孩伢兒來了，快氣死也我呢，都快被這個孩子氣死了！

同元雜劇一樣，晉語的拷貝式話題句構成的並列句，話題主語後分別用「來」
是常態用法（郭校珍 2008: 33）。範慧琴指出，山西定襄話的「來(來)」充當句中
語氣詞，分別用於兩項對舉時、讓步句前一分句末、假設句前一分句末，表示
暫頓語氣（範慧琴 2007: 217–220, 235–236)。例如神木話：

	 (52)	 這孩伢兒來（了），考大學來考不上，當兵來怕受苦嘞這孩子吧，考大學吧考不上，

當兵吧怕吃苦。
	 (53)	 教咱溜官兒來（了）咱也不會溜，教咱送禮來（了）咱個兒還不夠花嘞讓我拍

馬屁呢，我也不會拍；讓我送禮呢，我自己還不夠花哪！

從區域範圍來看，提頓詞「來」存在於所有晉語方言，大於「V/A+得來+補語」的
使用範圍。15

現代晉語同元曲相比，「來」充當提頓詞的用法幾乎如出一轍，如位於數
詞、副詞、表對象的介詞短語、拷貝式話題（並列句）之後的用法。同時，晉語的

「來」大量用於名詞主語之後，或連續出現在幾個體詞性、謂詞性成分之後，
又顯示出其功能和使用範圍的進一步擴展。

將「V/A+得來+補語」結構放在這個背景下來分析，可以看出，結構助詞 
「得來」中的「來」，可能原本同其他位置上的提頓詞（尤其是動詞性成分之後
的提頓詞）「來」一樣，只是來源於過去時助詞、放在「V/A 得」之後的一個提頓
詞，其作用是造成韻律上的停頓，凸顯前面的謂語中心，並為後頭的狀態補語
蓄勢。16 由於它的前面緊跟著結構助詞「得」，兩者總是緊緊跟隨，導致發生重

15.	 邢向東 (2011a) 考察了晉語神木方言中話題標記「來」的來源和語法化過程，認為「來」
充當話題標記來源於表先事時（過去時）兼申明語氣的用法。請參看。

16.	 觀察下面一例，對理解「V/A+得+補語」中加「來」的作用和限制頗有啓發性：
	� [鵲踏枝]……殺的敗殘軍前追後逐，趕的來一個皆無。（張國賓 《薛仁貴衣錦還鄉記》 

第一折）
此例為並列結構，但下句有「來」，上句沒有。下句「殺的敗殘軍前追後趕」在補語前插入賓
語「敗殘軍」，所以「的」後不能帶「來」，要加只能在「敗殘軍」後出現，如例 (54) (55)；下句是
融合程度很高、類似成語的主謂結構「一個皆無」作補語，所以可以帶「來」。查考所有 《新
校元刊雜劇三十種》 中「V/A+得來+補語」的例子，都不違反這一規則。正如晉語的句子：「
氣得我火冒三丈」，「得」後不能加「來」，「把我氣得來火冒三丈」就可以了。這也正是晉語
中「V/A+得來+補語」多用「把」字句的原因：將受事提前，後頭只留需要強調的狀態補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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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分析，從而詞匯化 (lexicalization) 為一個複合結構助詞。換句話說，「V/A+
得來+補語」中的「得來」，其實是兩個跨層成分經過重新分析結合在一起的。

有兩個事實支持上面的分析：第一，晉語中「得來」之後一般有較長的
停頓和拖音，書面上可用逗號表示（如例 (24–26)、(31)）。四川方言應與此相
同，如江藍生 (2000[1995]) 所舉例 (12)：「他是樂得養尊處優，胖得來，實在
連走路都很艱難了。」「『胖得來』後用逗號斷開，表明語氣上的停頓。（江藍生 
(2000[1995]: 113–114)」這正體現了提頓詞的特點，也是省略式形成的語音條
件。

第二，金元戲曲中還有一種與「V/A+得來+補語」密切關聯的格式「V+得+
賓語+來+補語」，江藍生先生標記為「A” 式」（江藍生2000[1995]: 118），李崇興
等 (2009: 40) 歸入「『V得』後又接謂詞又接體詞」的類型。實際上是將提頓詞 

「來」加在「V 得NP」之後。例如：

	 (54)	 唬的我來五魂消，怎提防這笑裡刀。
� （馬致遠 《馬丹陽三度任風子》 第四折）
	 (55)	 剗地相逢，引調得人來眼狂心熱。� （《董解元西廂記》 卷一）

今晉語中也不乏這種格式的用例。如壺關縣晉莊鎮黎嶺村話：「叫人家打得他
來，半個月沒呐下地。」也可說成：「把個人打得來，半個月沒呐下地。」再如陽
泉話：「讓伢打得他來，半月也/還下不咾炕嘞。」甚至存在該式的省略式，如婁
煩話：「一黑夜沒啦睡覺，睏得人來！」17

可見，「V+得」後的「來」和「V+得+賓語」後的「來」，其功能都是充當提頓
詞。擴而觀之，「把/將+NP+來+VP」「待+VP+來+VP」「V/A+得+來+VP」「V+得
+NP+來+VP」等結構中，「來」的性質原本相同，都是提頓詞。

「得來」詞匯化以後，又進一步發生了其後狀態補語的省略（隱含），形成 
B 式，反過來強化了「V/A+得來+補語」格式在句法系統中的地位。其語法化過
程可以圖示如下：

	 (56)	 V/A+得+補＞V/A+得+來+補≈（重新分析）V/A+得來+補＞V/A+得來

因此，晉語對元白話「V/A+得來+補語」格式的繼承，其實是對「來」充當提頓
詞這一範圍更廣的特點加以繼承的一部分，「V/A+得來+補語」格式的凝固化 

（「得來」的詞匯化）可能在元白話中已經發生，部分晉語同時將這種格式和 
「來」充當提頓詞的功能繼承下來，並且進一步擴展了「V/A+得來+補語」的結
構和功能，擴展了提頓詞「來」的使用範圍和作用。從這裡我們觀察到，晉語與
元白話之間的繼承關係是系統的，深刻的，而不是某種用法的簡單存留。當然，
在論述晉語對元白話這種特殊格式的繼承關係時，我們也不能忘記，吳語、西
南官話同樣繼承了這種格式，而非晉語所專有。

17.	 感謝王紅娟博士、曹瑞芳教授、李建校教授提供方言例句並詳加說明。



	 從幾種語法現象透視晉語對元白話的繼承和發展	 485

4.	 「V將來/去」結構

4.1	 現代晉語的用法

晉語中普遍存在動趨式「V將來/去」結構，不過部分方言「來、去」的表現不平
衡。有的方言存在功能相同的「V得來/去」結構。

晉語的「V將來/去」結構可以大別為 2 類，第一類是「V將來、V將去」都有
（喬全生 2000: 147–159），18 全部分佈在山西境內，包括平遙、岢嵐、嵐縣、中
陽、離石、大同等地，分別屬於幷州片、呂梁片、五台片、大包片。如平遙話，「V
將來、V將去」與「V過來、V過去」有時可以替換，但不完全相同，也沒有「V將
過來」的用法。「與『過來』的『過』比『將來』的『將』意思要虛得多。儘管如此， 

『將』字絕對不能省略。（侯精一  1999: 403–404）」例如（轉引自侯精一 
1999: 403, 405）：

	 (57)	 他送將兀些些棗兒來。
	 (58)	 把這瓶瓶醋提將去。

第二類是有「V將來」，沒有「V將去」，包括山西晉語的大部分，內蒙古晉語，陝
北晉語的府谷、神木等與內蒙古接壤地區的方言（邢向東、張永勝 1997）。19 如
內蒙古豐鎮話，20 「V 將來[tsɑ2̃1 lɛ0]」非常發達，「將來」可以搭配的動詞主要包
括位移動詞（走、跑）、致移動詞（拿、請、買、寄、送）、一般動作動詞但其結果導
致對象發生位移的（寫將信來，打將來），有的致移對象可以很抽象，如「打將
電話來」，是「電話中的『話』」在移動。如果動詞帶賓語，要用「V 將 O 來」、「V 
將來 O」結構，不能用「VO 將來」，句式則首選「把」字句，還可用於各種複句。
從句類看，可用於陳述句、祈使句、疑問句，例如：

	 (59)	 伢人家把月餅給咱每送將來了/伢人家給咱每送將月餅來了/伢人家給咱每送
將來月餅了。

	 (60)	 他三姑打將電話來說不能來了。
	 (61)	 把孩子接將來哇。
	 (62)	 請將來請不將來張科長？
	 (63)	 甭駡了，看伢打將來的哇看人家打來吧。

18.	「將」有各種變讀，如 [tɕiaŋ]、[tɕiɒ]、[tɕie]、[tɕyə]、[tʂaŋ]、[tʂɒ]、[tʂaŋ]、[tsɒ]、[tso]、[tsɔ]、 
[xaŋ] 等。

19.	 江敏華 (2013) 反映，臺灣客家話中，「V-倒 (to3)-D」的「D」只能是 「來」，而 「V-忒 
(thet7)/□ (phet7)-D」中的「D」則只能是「去」，形成互補現象。除去搭配的動詞和「倒」等的
性質不論，單就構式來說，晉語與臺灣客家話的這種情況相類似。詳參江敏華 (2013: 853–
857)。

20.	再如上黨片長治縣方言「V 將來」很發達，但沒有「V 將去」。見王利 (2007: 125–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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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兩類方言都用前加「沒 V 將來/去」表示對結果的否定，用「V 不將來/去」
表示對可能的否定。

不論有沒有「V 將去」，大部分晉語的「V 將來」都通過隱喻引申出一些其
他意義，動詞範圍有所擴大，並擴展到形容詞。顯示其功能在不同方言中出現
不同程度的泛化。大同、定襄、長治縣（只有否定式）話可表示「能力」義，如大
同話：「你看看這個題做將做不將？（武玉芳 2010: 193）」平遙話「V 將來」可表
示「達成」義：「拾掇將來的車子倒又壞啦。（侯精一 1999: 404）」定襄話可表示 

「評估」義：「聽將來像是塊大人的聲音。（範慧琴 2003: 217）」等等。
「V 將來」最普遍的功能擴展是構成「V/A 將來」，表示一種新狀態的出

現。以豐鎮話為例，表示新狀態出現的時候，搭配的詞包括：反映自然界和人
的身體變化的動詞，如 「下（雨）、刮（風）、咳嗽」等，反映人物狀態的形容詞，如

「（天）黑、（天）冷、（天）熱、疼、暈、懶、倔、老、灰壞、不是人不講道理、麻煩心煩、難
過」等，它們大都帶有負面意義，或者句子帶有消極意義。從句法看，除了用於一
般的單句以外，「V/A 將來」還常常用於條件複句的前分句，並經常與結果分句
構成拷貝式結構。例如：

	 (64)	 走的走的雨就下將來了走著走著雨就來了。
	 (65)	 心下兒又麻煩將來了心裡的難過勁兒又上來了。
	 (66)	 頭一暈將來啥也不想做了頭一暈起來什麼都不想幹。
	 (67)	 倔將來可倔嘞一旦犯起倔來真是倔。
	 (68)	 不是人野蠻，不講道理將來可不是人嘞不講道理的時候真不講道理哪。

仔細推究上面的例句就會發現，「V/A 將來」表示新狀態的出現，「將來」都包含
有過程義，如「下將雨來了」與「下開雨了」不同，前者的含義是「雨下過來了」， 
後者的含義是「雨開始下了」；「天黑將來了」重在說明天逐漸變晚的趨勢，而
不僅僅是「天開始變黑」。單純表示起始義的時候，則不用「V/A 將來」，只能用

「V/A 開了」，如「哭開了」「唱開了」不能說成「哭將來了」「唱將來了」。總之，
「V/A 將來」表示新狀態的出現時，趨向意義還沒有完全消失，尚未語法化到
「起始體」標記的程度。21

值得注意的是，豐鎮話「將來」的凝固程度很高，「來」的讀音弱化，並合音為 
[tsɑ̃:211]，字面上可以寫成「V 將」，如「送將錢、拿將東西、下將雨、跑將、好將」。 

「黑將來」縮合成「黑將」，既可用於「天黑將了」，表示「天黑下來了」；又可作
時間名詞，表示晚上，如：「夜兒黑將肚疼的！」山西大同與豐鎮接壤，方言中

21.	 近代漢語中「V 將來」已發展出表起始義的用法，如 《敦煌變文集》 中多有「唱將來」表 
「開始唱」，晉語不能這麼說。可見，晉語的「V 將來」表狀態出現的用法與起始義不同，並不
是對後者的繼承，而是後來演化的結果。參魏培泉 (2013: 895) 和下文注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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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存在「將來」合音為一個音節的現象。22 從武玉芳的描寫看，大同東南部郊
區所有「V 將」的例子中，都包含有「來」義，而「V將去」則不能說「V將」（武玉
芳 2010: 191–195）。可見「V 將」是「將來」的「來」語音弱化以致與「將」合音的
結果，並非近代漢語中的「V 將」結構的存留。

從「V 將來」的語義特點和「將來」讀音凝固化的情況分析，「將來」存在一
定程度的詞匯化，已相當於一個複合趨向動詞。同時，大同方言「將來、將去」
都能同介詞「圪=」（疑為「給」的促化）組成介賓短語作狀語（晉語中方位詞、趨
向動詞常常如此使用），也是複合趨向動詞的表現。結合侯精一 (1999) 的描寫
來判斷，「V 將去」的「將去」也存在詞匯化的情況，許多時候更像一個複合趨
向動詞。23

關於「V 將來/去」中「將」的性質，魏培泉 (2013: 887) 指出：「『將1』在句法上
是用作補語；在詞性上則與 Dp 相當，它仍然具有動詞的性質，但語義較虛，因
此是一種虛義動詞或輕動詞 (light verb)。」從晉語方言的事實出發，筆者完全
贊同這一觀點。

晉語另有一類「V 得來/去」結構，分佈在陝北晉語和部分山西晉語。其中動
詞的語義類型與其他方言的「V 將來/去」相同，如神木話：

(69) 拿得來 搶得來 請得來 送得來 跑得來
  拿得去 搶得去 請得去 送得去 跑得去

	 (70)	 你拿得來就行了，不用教那個專門送一回你拿來就行了，用不著讓他專門來送一回。
	 (71)	 這麼焪的天你跑得來做甚來了這麼熱的天你跑來幹什麼？
	 (72)	 把這袋子白麵給你姨姨送得去把這袋兒白麵送給你姨。
	 (73)	 張老師教二中請得去輔導數學去了張老師被二中請去輔導數學去了。

同時，神木話也用「V/A 得來」表示新狀態的出現，如「下得來了雨下開了、冷得
來了開始變冷了、燒[ʂɔ53]得來了開始變熱了、忽路[xuəʔ4lu53]得來了開始變糊塗了、一難
活得來就甚也顧不上了一難過起來就什麼都顧不得了」；用「V 得來」表示有能力做某
事，如「做得來能做、寫得來會寫、請得來能請來」。不論是詞義特徵，還是句法、語
用特點，「V 得來/去」與「V 將來/去」都有十分嚴整的平行對應關係。不過，從
對語料的分析看，「得來、得去」的緊密程度低於「將來、將去」，也沒有發現只

22.	 fn22大同話的兒化現象非常發達，人稱代詞「你、他」都有尊稱形式「你兒、他兒」。大同市區
「V 將來」也可讀「V將兒」，或讀「V 將」（武玉芳 2010: 191）。不論市區、郊區，大同話兩種
讀音均為「V 將來」的弱化形式。

23.	 武玉芳 (2010: 191–195) 直接將「將來、將去」分析為複合趨向補語。侯精一 (1999)、王利 
(2007) 都將它們與複合趨向動詞放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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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V 得來」而沒有「V 得去」的現象（邢向東 2011b）。至於其中「得」的性質，我
們認為它是一個具有實現意義（接近實現體標記）的動相補語。24

「V 得來/去」與「V 將來/去」在地域上基本處於互補狀態。但也有一些例
外，如範慧琴 (2003) 反映，山西定襄方言中「V 將來/的（疑即『去』）」與「V 得的」
並存。沈明 (2014) 也說明山西嵐縣話「V 得來/去」與「V 將來/去」並存：「所有
用『得[tiəʔ0]』的成分都能用『將[tɕyə213]』。『得[tiəʔ0]』更土一點兒，『將[tɕyə213]』 
是晉中一帶所謂強勢晉語方言常用的標記，當地人認為更文一點兒。（沈明 
2014: 175）」史秀菊等 (2014: 457) 反映，興縣話「V 將來」與「V 得去」構成對
立，在同一方言區域內互補。說明「將」「得」並存是方言接觸導致兩種結構競
爭的結果。

4.2	 晉語的用法對元白話的繼承與發展

「V 將來/去」結構形成於唐代，《祖堂集》 中出現複合趨向補語。南宋時「V 將
來/去」中「來」或「去」出現不平衡現象，《朱子語類》 中幾乎全部是「去」（來：去＝ 
1：48），《景德傳燈錄》 主要是「來」（來：去＝31：12）。宋、元文獻中有少量複合
趨向補語。明代「V+將+趨」格式大盛，清代逐漸消亡（陳剛 1987；曹廣順 1995: 
58–59；魏培泉 2013）。

從對 《新校元刊雜劇三十種》、《原本老乞大》 的檢索結果看，元白話中「V 
將來/去」式十分常用，但結構較單一，包括個別「V1將O+V2」連動式和「V+將+
複合趨向補語」，動詞主要包括致移類、位移類。李泰洙 (2003: 33) 指出：「跟唐
五代時期相比，《老乞大》 A、B 本中助詞『將』的結構類型相對較少。一是沒有
單獨作謂語的『動+將』結構……二是沒有『動+將+賓』結構……。」例如：

	 (74)	 [快活三]老阿者使將來伏侍你，展污了咱身起。你養著別個的看我如奴婢，
燕燕那些兒虧負你！� （關漢卿 《詐妮子調風月》 第二折）

	 (75)	 [尾]應有東西共財寶，一星星不落半分毫。嗨！好情理呵，他緊緊將馬馱將
去了！� （孟漢卿 《張鼎智勘魔合羅》 第二折）

	 (76)	 伴當，你趕將馬來，咱每打駝馱。比及駝了時，他也吃了飯也，咱每便行。
� （《原本老乞大》）
	 (77)	 那般者，你兩個先去，俺兩個後頭慢慢的趕將頭口去。� （《原本老乞大》）
	 (78)	 婆娘家到得那裡，子三句言語，早走將回去。我那裡趕豬？我一心待殺那

廝去。� （馬致遠 《馬丹陽三度任風子》 第二折）

24.	 神木話「V 得來/去」中的「得」與下列句子中的用法最為接近：「我撿得一個錢包。」「真兒
（今天）請得一個局長，兩個副局長。」「拿十個啤酒瓶瓶換得一瓶瓶啤酒。」「我想得個好主
意。」「尋得/上沒？尋得/上了。」同時，「V 得來/去」既可以用「沒 V 得來/去」否定已然事件，
又可以用「V 不得來/去」構成能性否定結構（老派如此，新派直接用「V 不來/去」構成），表明

「得」是表達實現意義的，但還沒有語法化到實現體標記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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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我若拿將這漢見楚王去，這漢是文字官，不曾問一句，敢說一堆老婆舌頭！
� （尚仲賢 《漢高皇濯足氣英布》 第一折）25

晉語的「V 將來/去」與元代口語存在一致性，結構較單一，動詞的語義類型相
同，沒有「V 了趨」式（陳剛 1987）。不同點有三：第一，部分晉語只有「V 將來」，
沒有「V 將去」；第二，晉語沒有「V1將O+V2」連動式26 和「V+複合趨向補語」；
第三，晉語中「將來」可用於動詞、形容詞之後表示新狀態的出現，元代未見。27

至於晉語同明代以後的「V+將+趨」結構之間不存在直接聯繫，魏培泉 
(2013) 已經作了深入討論，不需贅述。此處可以略為補充一下幾部小說中「V+
將+趨」結構的幾個特點：第一，《金瓶梅》、《平妖傳》 中「V 將來」與「V 將去」比
例失調，其他基本平衡。第二，大量出現複合趨向補語，如「V 將入來、V 將入
去、V 將進來、V 將進去、V 將出來、V 將出去、V 將過來、V 將過去、V 將起來、V 將
起去、V 將回來、V 將回去」等。第三，「V將來」中動詞的範圍很廣，使用中的泛
化現象嚴重，如 《水滸傳》 中出現了下列用例：「只見林沖的娘子號天哭地叫
將來。」（8 回：號天哭地叫著沖進來）「只見神行太保戴宗傳令，高叫將來：『不
得傷犯了盧員外貴體！』」（62 回：高叫著跑過來），「對陣的大隊番軍，山倒也似
踴躍將來。」（84 回：踴躍地衝殺過來）「那連環馬軍漫山遍野，橫衝直撞將來。」 

（55 回：橫衝直撞地沖過來）。同時有些「不合語法」的怪例子，似乎反映「將」
有變為化石語素的迹象：

	 (80)	 車上都是糧，尚且撒下米來。水中船隻，雖是遮蓋著，盡有米布袋露出將
來。� （《水滸傳》 70 回）

	 (81)	 又續見李嬌兒說，金蓮當初用毒藥擺布死了漢子，被西門慶占將來家，又
偷小厮，把第六個娘子生了兒子，娘兒兩人，生生吃他害殺了。

� （《金瓶梅》 87 回）

物極必反，使用的過度泛化，也許是它後來消失的原因之一。
綜上所述，晉語的「V 將來/去」結構基本上繼承了元代的用法。晉語沒有

「V 將+複合趨向補語」，這一點比元白話還保守，可以追溯到五代時期（曹

25.	 此例「拿將這漢」與「見楚王去」構成「V1將O+V2」連動式。

26.	「V1將O+V2」連動式指例 (79) 那樣的結構，即其中不帶「來/去」的結構，不指「V1將O來
+V2」或「V1將來O+V2」結構。感謝審稿人的提醒。

27.	 fn27明代以後出現了「將來」表狀態變化的用法。魏培泉先生在給筆者的信中指出，「V/A 將
來」表新狀態的出現在歷史文獻中並不罕見。例如：
	 聽知道他們君臣失和，心腸就軟將來了。（《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 74 回）
	 直等天黑將來，只聽得女子叫道……（《二刻拍案驚奇》 9 卷）
	 天色將曉，那座星漸漸的暗將來。（《警世通言》 19 卷）
	 忽聞鐘聲聒耳，驚醒將來。（《警世通言》 30 卷）
	 心頭一陣癢將來，一兩聲咳嗽咳嗽。（《喻世明言》 33 卷）
	� 爭奈精神有限，一日一日只管疲憊將來，每日家只靠笙歌與酒杯兒扶住。（《隋煬帝艷史》 32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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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順 1995: 53）。它沒有經歷明清兩代的大起大落，在元代口語的基礎上穩定
發展。28 不過「V 將來」與「V 將去」在不同區域之間的不平衡現象，應當是晉
語後來的發展。

4.3	 對兩種特殊現象的解釋

關於「V 將來」和「V 將去」之間的不平衡性，可以作如下解釋：「V 將來/去」在
晉語核心地區呈網絡狀零散分佈，據此判斷，早期晉語中「V 將來/去」應當是
並存的，後來一部分方言的「V 將去」被淘汰了。這種情況導源於「V 將來/去」
中「將來、將去」的詞匯化及二者功能強弱的不平衡。前文已經說明，不論是近
代漢語還是晉語，「V 將來/去」中的「將來、將去」都相當於一個複合趨向動詞 

（魏培泉 2013）。既然它們相當於複合趨向動詞，那麼在方言趨向動詞的發
展、競爭、調整中就存在被選擇或淘汰的可能。如上所述，晉語中「V將來」的使
用頻率、範圍都大大高於「V 將去」，而且引申出其他一些虛化的用法。「將來」
的語法化程度高，地位穩固，而「將去」的使用頻率低，使用範圍狹窄，容易受
到其他趨向動詞（內部）或共同語同義詞語（外部）的競爭而遭淘汰。從這個意
義上說，「V 將去」的消失，不是「去」不再同「V 將」搭配，而是「將去」本身被取
代了。普通話和許多北方方言中有「起來」，沒有「起去」，正是部分晉語有「（V）
將來」沒有「（V）將去」的同類現象。「V將來」 「V 將去」之間的不平衡宋代已經
出現，明代小說中也有反映（曹廣順1995: 56；魏培泉2013: 923）。

關於「V 得來/去」與「V 將來/去」是否同源，「得[təʔ0]」是否是「將」的音
變形式，答案是否定的。29 要證明這一點，需要兼顧晉語內外，從漢語方言

28.	「V+將+趨」結構在明、清兩代經歷了過山車式的變化，明代大量膨脹，清代很快消失，
多少有點費解。用「將」的虛化和「了」對「將」的替換來解釋，似乎還未揭示出其中最終的原
因。既然「將」已經虛化至可有可無，那麼作為替換者的「了」難道不也是可有可無嗎？筆者
推測，這種大起大落的背後，應當有共同語基礎方言轉移和替換的背景。

29.	 審稿人之一指出：
「V 將來/去」和「V 得來/去」中的「將」和「得」功能基本相同，且處於地域或功能上的

互補分佈，作者認為是兩個不同來源的論據不太充足。即使在近代漢語中兩種說法都有，
也不能證明就是兩個不同來源，也有可能是同一個詞在當時方言中的不同讀音。山西方言
中「將」有各種讀音變體，如果認為都是不同來源，其來源將過於複雜。

審稿人的意見非常重要，其中最關鍵的是指出「V 將來/去」和「V 得來/去」功能基本相
同，地域分佈互補，似乎將「將、得」視為相同成分的語音變體是最合理的。有 2 條理由支持
我們作出二者非同源的結論：第一，晉語內部的語音對應關係，晉語之外的方言比較：認定

「將」「得」同源在音韻上存在困難，而吳語的「V 得來/去」也支持將它看做獨立產生的用
法。第二，近代漢語學界的研究成果顯示，「將」「得」都有各自的來源和發展歷程，但在「V+
將/得+趨」結構中有所交叉。晉語的現象尚不足以推翻現有的結論。

如上所述，本文認為晉語中「V 將來/去」與「V 得來/去」中的「將」「得」來源不同，並不是
說每一種語音變體都有不同的來源，因此不會導致「將」的來源過於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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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漢語史的整體來觀察。從晉語內部看，喬全生 (2000) 根據「將」的讀音把
山西方言中的「V 將來/去」結構分為 4類：t-類，tʂ-類，ts-類，tɕ-類。這四類
中，tɕ-系、tʂ-系、ts-系的韻母都存在相當整齊的對應性，如 [(i)aŋ]、[(i)ɒ]、[(i)e]、 
[(y)ə] 及 [o]、[ɔ] 等，均與「將」的文讀、白讀音相對應；唯有t-系讀 [tei]、[ti]、 
[tao]、[tɕi]、[təʔ] 等，與其他變體的韻母不平行，其中晉語讀 [təʔ]、[tei]，其餘則
是中原官話汾河片的讀音，與另外幾系的讀音規律大相徑庭，因此，就語音
對應關係來看，把「將」與「得」推判為不同來源比較合適。從外部看，吳語不
少方言存在「V 得來/去」結構，要證明吳語該式中的「得」來自歷史上某一時
期「將」的音變十分困難。歷時地看，「得」是唐宋以來十分常用的動態助詞和
補語標記，高頻出現於「V+得+趨向詞」「V+得+處所詞」「V+得+時間詞」結構，
並與「V+將+趨」結構發生交叉（劉堅等 1992: 69–83）。在元明口語文獻中，既有

「V 將來、V 將去」，又有「V 得/的來、V 得/的去」，如 《新校元刊雜劇三十種》 
中有「V 的來」1 例，「V 的去」1 例，《原本老乞大》 中有「V 的去」1 例（《老乞大
諺解》 同），《樸通事諺解》 中有「V 的來」4 例，「V 的去」3 例，還有平行的「V 的 
O來、V 的 O 去」。李崇興等 (2009: 34–35) 也錄有 《元典章》 和 《琵琶記》 中「V
得/的來」的用例。劉堅等 (1992: 71) 指出：「在唐代的文獻中已經見到『得』（的）
作為動態助詞使用的例子。」「進一步虛化，『得』和『將』更加接近，常出現『得』

『將』對舉的例子。（劉堅等 1992: 77）」魏培泉 (2013: 900) 指出：「指涉已然事件
的述補式『V-得-Dd』大概唐代就有，當時此式可以和『V-將-Dd』共現，如果不
是功能有對比，就是有方言之別。」30 因此，近代漢語界鮮有把「V+將+趨」「V+
得+趨」中的「將」「得」分析為同一詞的語音變體的。從漢語整體出發來看，它
們不可能是語音變體的關係，並不同源。

因此，晉語中的「V 得來/去」結構，是與「V 將來/去」平行的現象，也是從元
白話一路傳承下來的，是不同方言在同類結構中選擇不同語法成分的結果，
而非後者的音變。「V將來/去」「V 得來/去」結構的歷史層次，都比普通話和北
方官話的「V 了來/去」古老。不過，從晉語同元白話的繼承關係的角度來看，當
是「V 將來/去」更能作為狹義的「承續關係」的證據，而「V 得來/去」則存在於更
廣泛的方言區域（包括西北方言，本文未涉及）。

5.	 其他語法特點

除了以上討論的現象，晉語與元白話之間還有下列共同特點值得注意。見下
表 1。

30.	 事實上，魏培泉 (2013: 899, 注44) 已經推斷山西晉語中的「V-張-Dd」「V-咗-Dd」來自
「V-將-Dd」，但並未列入「V-得-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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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晉語與元白話語法的共同特點例表

語法現象 《原本老乞大》 例 晉語例 方言片 a

過去時助詞「
來」

俺年時也在那裡下來。
……田產物業有來，孳畜頭
匹有來，人口奴婢有來。
父母在生時，家法名聽好來。

我年時在那裡窚住著來了。
這家人原根兒可有錢來了。
兩先後原先關係可好來了。 

（神木）

全部 b

「底」系指代詞 兀的燈來也，壁子上掛者。
到恁那地面裡，也有些利錢
嗎？那的也中。
這的忒細，這的卻又粗苯，
似這一等兒著中，恰好。

底、底個、底價
這底、這底個、這底價
那底、那底個、那底價
兀底、兀底個、兀底價。（吳堡）

幷州片、呂梁片、
五台片（少） c

人稱代詞、疑問
代詞、名詞複數
後綴「每」

俺每、咱每、他每；
誰每；
馬每、頭口每。

我每、你每、他每、孩兒每；
誰每；
每爹、每媽、每哥哥 d（吳堡）；
牲靈每、調和每、鐵鍁每 e（綏德）

全部 f

表願望的助動
詞「待」；表「剛
要」的副詞「恰
待」

這般的，你更待悔交那？
店子待到也！
恰待尋你去來，你卻來了。

不待要跟你去了。 g
你待要跟他多廢話嘞！
恰待走也，他給進來啦。（豐鎮）

幷州片、五台片、
呂梁片、大包片、
張呼片

表允許、可能、
要的助動詞「
敢」

這伴當，你敢不會煮料的
法度。
參兒高也，敢到半夜也。
小人有一句話，敢道嗎？

天敢下雨也。
那眼舊窑敢塌了。
上課不敢說話。
這幾天圪不敢下冷子麼（這幾
天不會下冰雹吧）？（清澗）

幷州片、呂梁片、
五台片

表推論、祈使的
副詞「則」

那般呵，俺明日早則放心
的去也。
罷，罷。咱則依牙人的言語，
成了者。

這下我則放心了。
則把瞎事做下了！
則快些兒走吧！（綏德）

呂梁片、五台片 h

「處所詞+
來/去」語序

恁客人每直東新來，不理會
得直實價錢。
我先番大都來時……

我榆林來。
我山上去也。
你神木去也？（佳縣）

呂梁片、五台片

「也似」構成的
比擬句

這鏝刀……，風刃也似快。
似這一個布，經緯都一般，
便是魚子兒也似勻淨好有。

懶得就跟豬也似。（神木）
人啊地站古下人似的站一會兒。 

（榆次）

全部

a.	 表中所列方言片，僅為筆者目力所及。凡列入者一定有，未列入者未必沒有。
b.	  �過去時助詞「來」在晉語中有極高的使用頻率，同時在北方方言中也比較普遍，尤其是西北方言。而它

在近代漢語中的發展情況也很複雜。要將其作為晉語與元代白話存在繼承關係的主要論據加以討論，
牽涉的問題太多。故本文只是作為「其他」現象列出，不作詳細論述。

	�	    此外，邢向東 (2015a: 390) 曾作過一個小注，說明晉語區分「來」表商請語氣與表過去時的策略：在晉
語五台片、呂梁片等方言中，表過去時的時候，不能單用「來」，而使用「來來、來了、來該」等形式；表商
請時則單用「來」。在內蒙古晉語如豐鎮話中，兩種意義都在句末單用「來」，主要通過語境加以區分。此
處需要做點補充：豐鎮一類內蒙古晉語中，句末的「來」表商請與表過去時在語調上也有區別：表商請
的時候「來」重讀，而且有微升傾向；表過去的時候「來」輕讀，完全下降。也就是說，除了語境之外，它們
的語調也不同，母語人可以區分得很清楚。感謝魏培泉先生的討論。

c. 	 晉語「底」系詞同元代白話中的用法並不完全對應，對於其間的關係，筆者將另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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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每爹、每媽、每哥哥」等「每」表領屬的用法見於呂梁片。
e. 	 非指人的名詞加「們」表示複數，蘭銀官話的蘭州話等方言也有保存。
f. 	 侯精一 (1999: 208)。
g. 	� 晉語大多與「要」疊加為「待要」，表示「欲」，多用於否定句和反問句。詳參宗守雲 (2015)。副詞「恰

待」是時間副詞「恰」加上「待」構成的時間副詞，義為「剛要」，多用於轉折複句的從句。晉語同 《原
本老乞大》 的用法完全相同。

f. 	� 五台片綏德、神木一帶方言，「則」有多種用途，尤其是複句中的用法，與 《原本老乞大》 中的用法
不僅對應，而且使用範圍更廣，頻率極高。詳參邢向東 (2002: 554; 2006: 27)。

以上各項，是元白話中比較引人注目的一些語法現象，存在於大部分晉語，有
的還存在於西北官話。分佈範圍的大致情況是，在漢語史上形成較早的現象，
在今方言中的分佈區域也比較廣，如「來」充當過去時助詞。形成較晚或在宋
元白話中才出現的用法，則分佈的範圍較窄，有的可能只在晉語中保留，如助
動詞「待」及副詞「恰待」，「處所詞+來/去」語序；再如「底」系指代詞主要通行於
宋元白話，晉語只在幷州片、呂梁片及五台片少數方言中存留。有的現象表面
上看分佈很廣，如「敢」作為情態動詞和副詞在北方方言中分佈甚廣，但普通
話和北方方言的助動詞「敢」只能表動力情態 (dynamic modality)，表義務情態 
(deontic modality)、認知情態 (epistemic modality) 的助動詞「敢」主要是在部分
晉語中使用，同時，語氣副詞「敢」的高頻使用也是晉語的一大特點。31

6.	 餘論

從語法看，晉語同元白話之間的關係，比北京話為代表的北方官話更為親近。
同時，晉語同西北官話較親近，同北方官話較疏遠。晉語與北方官話的分化年
代，大約在元明之際。

討論晉語同元白話之間的關係，還涉及到共同語及北方官話同元白話之
間的關係。考察過程中我們強烈地感到，兩者之間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非連續
性。呂叔湘先生將宋元白話分為金元系、平話系兩類（呂叔湘 1985），從地域上
的接近程度和北京曾經連續作為元、明、清三代都城（明代有 53 年中斷）的事
實來看，晉語和北方官話都應當同金元系白話關係更加密切。因此，北方官話
與元白話之間的這種非連續性才顯得十分費解。這種情況，很可能同明、清之
間官話標準語的變化有關。

晉語中保留元白話的語法特點，其原因有兩種可能性：一是當時的北方
方言普遍存在這些現象，後來以北京話為代表的北方官話發生了一些重要

31.	 fn31邢向東 (2012) 詳細描寫了陝北晉語神木話中的助動詞「敢」表膽量、允許、可能、要等多
種用法，並通過與周邊方言及元代口語文獻的比較，討論助動詞「敢」的語法化。說明其語
法化過程中主要涉及主語的範圍，動詞的語義特徵、語義關係的擴展，句子語氣的變化等
因素。助動詞「敢」同語氣副詞「敢」在語法上的界限，可以提出兩條：第一，否定句中，助動
詞「敢」位於「不」「沒」之後，副詞「敢」只能放在「不」「沒」之前；第二，副詞「敢」可以倒裝在
句子末尾，助動詞不行。再者，複合詞「敢是、敢自、敢則、敢情」等，均為副詞，助動詞只能單
用，沒有複合形式。詳參邢向東 (2012)、邢向東、周利芳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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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晉語則比較保守，仍然保存並發展了這些現象。二是元白話文獻本身
受到近代晉語的影響，包含著晉語語法的成分。漢語從先秦開始即已存在方
言分歧，後代日益加劇。所以不少差異可能是方言歧異的延續，不少特點可能
是方言特點的延續，這些方言歧異應當在部分文獻中有所反映。32 兩種原因
可能互相交織，並非涇渭分明。不論屬於哪一種原因，這些事實都證明，晉語
中存在元白話（有些甚至更早）的語法特點，不是零星的，而是系統的，具有相
當的深度和廣度。

北方漢語阿爾泰化是日本學者橋本萬太郎的著名觀點。但不同的北方方
言受到阿爾泰語系語言的影響大小可能有所不同。從本文所涉語法事實來
看，晉語語法受蒙古語影響的程度，可能比北京話為代表的北方官話更深刻。

方言的共時語法系統中可能疊置著不同的歷史層次，揭示不同的語法歷
史層次是漢語方言語法史研究的重要方法。本文的目的就是通過晉語共時平
面的語法現象與近代漢語語法的比較，離析出晉語中存在的元白話的語法層
次，並觀察晉語既保留元白話語法特點又有所創新的規律。從而為晉語語法
史的建構打下科學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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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fn32關於這個問題，第二輪審稿人之一指出：「實際情況也可能是這樣：由於元代白話文獻
的主要作家是山西、河北一帶的人（如關、馬、鄭、白元曲四大家以及喬吉、王實甫等人），戲
曲在演出過程中必須使用方言口語以增進觀眾理解，所以，這些作家把自己熟悉的方言口
語寫進了戲曲中。因此，元白話中出現的這些特殊的語言現象本來就是宋元時期山西、河
北一帶的方言口語。」審稿人所說的情況，在元雜劇中是存在的，它應當是第二種原因的具
體表現。但這一點不能絕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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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into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Jin dialects  
on vernacular in Yuan Dynasty from several grammatical phenomena

This essay examines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ree grammatical phenomena 
from Yuan vernacular to Jin dialects. (1) In Ancient Chinese and Mandarin, 來 is used 
to express ‘consultation & request’ in the construction {VP+去+來}. Certain Jin dialects, 
on the other hand,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the Yuan vernacular pattern {咱每+VP+來}. 
(2) In Yuan vernacular, {V/A+得來+Complement} expressed the result of an action and a 
much higher degree of quality. Jin dialects not only preserved this structure, but also de-
veloped the embedded structure {V/A+得來}, as did Wu dialects. Because 來 was a com-
mon topic marker, Jin dialects developed the structure {V/A+得來+ Complement}.  
(3) {V將來/去}: In the Jin dialects, only 來, 去 can be directional verbs; there is no such 
structure as {V+將+Dp-Dd}. Thus have been preserved characteristics from the Yuan 
Dynasty to the Wudai period. (4) Nine further examples of possible Jin dialect retention 
of Yuan vernacular are tabulated and comparisons drawn from the Yuanben Laoqida  

《原本老乞大》.

Keywords: grammar, Jin dialects, Yuan vernacular, inheritanc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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